
“乐经堂”走出的进

步三姐弟
丁氏三姐弟自幼一起读

书，据《中共青岛地方史》记载：
弟弟丁笑秋自小受到爱国主义
和进步思想的熏陶，少年时期
便萌发了济世救国的思想。在
丁笑秋的影响下，两姐妹决心
与弟弟一起寻求救国之道。

1938年冬，八路军山东人民
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进驻泊
里，丁笑秋姐弟3人积极加入到
抗日的行列，成为党在胶南泊
里发展的第一批“抗日民族解
放先锋队”队员。丁笑秋的女儿
丁梅丽女士告诉笔者：加入抗
日队伍之后，父亲和两个姑姑
经常把佃户们上缴的地租变
卖，然后将置换来的大洋暗中
捐献给抗日游击队。

1939年2月，中共诸城五区
委在泊里一带建立。丁笑秋作
为中共诸城县委推荐的第一批
进步青年到“山东抗日军政干
部学校”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随后他的两个姐姐在县委
妇女部长的介绍下也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同年6月，党组织将毕
业后留在中共山东分局一区委
五地委工作的丁笑秋等同志派
回泊里。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丁
笑秋把家作为党的“堡垒”和地
下联络站，丁荣贵、丁荣娇两姐
妹也积极配合做通母亲的工
作，将县委妇女部长等人接到
家里，并以姐妹相称掩护她们
开展抗日。

按照指示，丁笑秋以本村
及邻村纪家村小学教师（后任
校长）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展
党员，邱家庄小学在泊里当地
成为敌人眼皮底下第一所“抗
日小学”。

丁笑秋面对酷刑宁

死不屈
1941年春，中共泊里地下党

组为了便于联络党员、传递情
报和开展各种活动，集资在泊
里成立“联友书店”作为秘密联
络点，其间丁家三姐弟积极参
与书店的集资和筹建活动。由
于不少党员和教师的频繁往
来，引起了驻泊里伪军司令李
永平的怀疑，不久书店的房子
被日军烧毁，被迫歇业。

1944年“讨李战役”前夕，丁
笑秋以美术教师写生为名，将

泊里及周边村庄的据点、碉堡
以及兵力、地貌等军事情报绘
制成图交给党组织。他的活动
引起了敌人的怀疑。7月28日，丁
笑秋被伪滨海地区警备军逮
捕。由于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第
二天又将他释放。两天之后，由
于党内叛徒郑一新告密，丁笑
秋被汉奸李贤斋（伪滨海地区
警备司令）抓回并关押在伪司
令部的密室里。丁笑秋被捕后，
敌人对他进行多次严刑审讯，
但始终一无所获。

1945年春，随着抗日战争的
节节胜利，敌人预感到末日来
临。为了从丁笑秋口中得到五
区地下党组织的名单和八路军
的军事情报，对他使尽了酷刑，
压杠子、灌汽油、用烧红的铁锨
烙胸背……丁笑秋宁死不屈，
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共产党
员，你们休想从我的口中得到
任何情况！”敌人又装出一副慈
善的面孔，假惺惺地说：“你是
乐经堂的二公子，何必为了共
产党而自讨苦吃呢？”面对软硬
兼施的敌人，丁笑秋大义凛然，
誓不屈服。

5月20日晚上，黔驴技穷的
敌人把丁笑秋的两个姐姐抓
来，将已被摧残得骨瘦如柴、遍
体鳞伤的丁笑秋拖到她们面
前，妄图用手足之情来动摇丁
笑秋。敌人的这一阴谋立即被
丁笑秋识破，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做的事只有我自己知道，别
人包括我的亲人都休想知道任
何东西。”机智勇敢的丁荣贵和
丁荣娇马上明白了弟弟的用
意，便拒绝回答敌人的审问。由
于敌人没有掌握两姐妹的真实
身份，当天审问后只好把她们
释放回家。敌人眼看在丁笑秋
身上已经无计可施，于5月21日
晚将他枪杀于泊里东河滩，丁
笑秋年仅22岁。

丁氏姐妹遭敌人残

杀
就在这时，有叛徒供出丁

荣贵是中共五区委妇女委员，
丁荣娇是地下党员。丁笑秋牺
牲当日晚上，丁荣贵和丁荣娇
再次被捕。敌人以为女共产党
员容易软化，改用甜言蜜语、介
绍对象等手段，妄图诱骗姐妹
俩变节。李贤斋亲自审问，问她

们是干什么的，她们说：“是干
八路的，是专门打汉奸和日本
鬼子的！”问她们都和谁来往，
她们说：“和八路军，有男的有
女的，南来的北往的都有！”李
贤斋见他们硬的不吃又来软
的，假惺惺地说：“你们年轻又
漂亮，不要干八路了，只要说出
你们的同党，就给你们找个大
官的婆家，保证让你们永享富
贵。”两姐妹义愤填膺地说：“你
们这些汉奸还长人肠子？我们
的事用不着你们管！等把你们
消灭了，我们就和八路军的工
作人员结婚！”

恼羞成怒的李贤斋见姐妹
俩软硬不吃，丧心病狂地喝令
部下剥光她们的衣服施以种种
酷刑，拔掉她们的牙齿，割掉她
们的舌头，两姐妹虽然口不能
言，仍然圆睁怒目，放射出仇恨
的目光。5月23日，穷凶极恶的刽
子手残忍地将年仅27岁的丁荣
贵和年仅24岁的丁荣娇活埋在
泊里东门外。

丁荣贵、丁荣娇姐妹在生
命的最后时刻仍然不忘进行对
敌斗争，丁梅丽告诉笔者：“两
个姑姑曾找到丁笑秋的妻子陈
其兰，将当时家中仅剩的六十
六块大洋交给她保管，并再三
叮嘱：如果不幸遇害，务必要将
这笔钱作为抗日经费转交给泊
里当地的党组织。”陈其兰将这
笔钱藏在自家的猪圈里，几天
之后在伪警备军对丁家进行搜
查时被敌人强行收缴。

与此同时，伪滨海警备军
对泊里地区的地下党和八路军
进行了彻底“扫荡”，先后被抓
捕的约百名党员和进步群众全
部遭到枪杀、刀劈、活埋，制造
了惨绝人寰的“泊里惨案”。

为抗日救国而光荣献身的
英烈们永远不会被党和人民所
忘记！新中国成立后，首任青岛
市市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赖
可可亲自接见陈其兰女士，并
授予其“光荣之家”的烈属奖
状。丁氏三姐弟被批准为革命
烈士，现安葬于青岛市黄岛区
烈士陵园。

济世救国 英勇不屈

胶南泊里镇抗日三姐弟

我的伯父
□张同峰

【民间记忆】

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
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
都监府、夜走蜈蚣岭、吊打白虎
山……武松不仅是一个英雄的
形象，而且是一个复杂的形象，
从一心做官到六和寺出家，从投
案自首到二龙山落草，从第一个
提出招安做官到坚决反对招安，
折射出他思想的变化。

武松并不是闪亮登场，而是
一副落魄的形象，他因打架斗殴
而躲避于柴进府上。这个落魄形
象马上被一个巨大的冲击波推
翻，武松迎来了人生最辉煌的一
页，一出手便打死了景阳冈上的
老虎。“打虎”这一形象如巨大的
光环照耀了武松的一生。武松因
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老虎闻名
天下，也实现了他一心想当官、
封妻荫子的梦想。其实做官一直
是武松奋斗的主流，阳谷县知县
参他做都头，武松跪谢道：“若蒙
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做官
之心昭然天下。当了都头后，武
松不仅把公事办得井井有条，还
取得了知县绝对信任。即使发配

孟州后，张都监设下圈套要陷害
他，要他做亲随内侍。武松跪下
称谢，左一个恩相，右一个恩相，
真是想官想昏了头。直到他大闹
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以后，不得
不走上二龙山落草，和宋江分别
时仍然盼望朝廷招安。

武松的做官梦想被漂亮的
嫂子潘金莲惊醒，打虎英雄吸引
了潘金莲，在与哥哥的亲情和性
爱两者之中，武松毫不含糊地选
择亲情，因为选择亲情就是选择
道德的制高点，宋朝对官员的道
德要求是很高的。拒绝潘金莲的
色诱，成就了武松的威名，也成
就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出轨，最
终由于二人杀死武大郎把武松
逼上了杀人的道路。武松得到哥
哥被谋杀的确凿证据后，首先想
到的是告官而不是手刃仇人，他
想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为兄
长报仇。他杀了仇人之后，没有
像鲁智深那样选择逃跑，而是带
着证据到衙门自首，在十字坡武
松不让孙二娘杀死押送他的两
个公人，都是幻想有一天能重新

回到主流社会，有机会重新为官
为吏。

他的幻想还是被张都监打
破了，发配孟州后，他结拜了施
恩，醉打蒋门神，得罪了孟州牢
城的既得利益者。孟州兵马都监
张蒙方来请武松到他府上当贴
身随从，宠爱有加，中秋之夜在
鸳鸯楼设家宴款待武松，还答应
把如花似玉的玉兰许配给武松
当老婆，但这都是张都监欺骗陷
害武松的手段。武松的做官梦想
又一次破灭，死里逃生的武松失
去了冷静，大开杀戒。

武松穿上僧衣，走上了上次
拒绝去的二龙山，但是武松心里
还是有一线希望，那就是通过为
匪招安做官。在孔太公庄上与宋
江分手时，武松对宋江说：“只是
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
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
来寻访哥哥未迟。”“招安”一词是
第一个从武松嘴里说出来的,这
是因为宋朝有句流行的话：“要
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书中的
十节度使都是招安出身的。

带着这个幻想武松上了二
龙山，以后又同归梁山。但是大
聚义后的菊花会上又是武松第
一个跳出来反对招安！为什么武
松的思想变化这么大呢？武松自
从上了二龙山，和鲁智深形影不
离，他们一起打青州、救史进，攻
打大名府时一起在城门口杀人
放火。包括杨志他们每天都在一
起交流，有许多共同语言，特别
是鲁智深的大哥地位对武松的
影响更大。鲁智深不对官府有幻
想，他不是依靠官府而是依靠自
己的能力解决问题，身穿僧衣的
武松深深被鲁智深所影响。他在
鲁智深的引导下认清了朝廷系
奸臣专权的本质，也完全放弃了
招安的幻想，他的做官思想也到
此为止。

征方腊结束后，武松断臂，六
和寺里照顾林冲。大功告成身留
杭州，可知武松之俗心已死，出家
是武松是对俗世的告别。武松在
六和寺度过晚年，被朝廷封赠清
忠祖师，活到80岁，是梁山悲惨结
局的光明尾巴。

□刘传录

武松的做官梦与反对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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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淮海战役的时候，伯父被国民
党部队抓了壮丁。队伍开到费县时，伯
父带着两个老乡开了小差，走了一天一
夜才回到了家。伯父竟带回来一杆枪。
由于主动离开了反动军队，并且献枪有
功，伯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还成
了大队的支部委员。

伯父分管大队的钱粮，兼做我们
生产小队的总管。吃食堂时，伯父就
掌勺分饭。几十个劳动力围在生产队
食堂的大锅旁，伯父将高粱地瓜大豆
做成的杂粮糊糊盛到每一个伸过来
的黑碗瓦盆里。

有时也吃大米饭。所谓大米饭，
也就是百分之八九十的地瓜掺上少
量的大米。那年我4岁，哭闹着要吃大
米饭。大娘对母亲说：驮着孩子问你
大哥要去。过门五六年没跟伯父说过
一句话的母亲背着我加入了领饭的
队伍。到跟前了，母亲把碗伸了过去，
我突然甜甜地叫了一声：“大爷！”伯
父把眼一瞪：“回家等着！”母亲的脸
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怯怯地退了回
来。我“哇”一声大哭起来。从此我见
了伯父就害怕。

伯父是个严谨的人，该说的话，
三言两语就说完了，不该说的，一句
也不多说。

大队在庄西盘了座砖窑。半年多
了，却连一块砖也没烧出来。“我去！”
支委会上，伯父表了态，第二天就带
着铺盖住进了窑场。“拓出一方砖坯，
装进窑，给五分钱的奖励，烧出一窑
好砖，每人加十工。”伯父在动员会上
说，“不给上我家要。”

年底，大队盖的六间回青屋没用
买一块砖，还收入了将近八百块钱的
砖钱。在窑场上工的十三个劳力有九
人成了大队的劳动模范，窑场这个最
重最累的农活一下子成了人人想进
的香饽饽。

“大哥，饭店看来得你去了。”书
记是本家，管伯父叫大哥。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各家有了红白喜事或者
来个亲戚朋友什么的，都想弄两个菜
打点酒撑个门面。书记瞅准了开饭店
这个能为大队创收的副业。可是一连
两年，不但没有创收，反而赔进去好
多粮食。“行是行，就是窑场得另去
人。”“窑场的事好办，现在窑场还有
不想去的吗？”书记笑了。

“炸好的丸子衡好秤，蒸出的包
子查出个，一天一盘账，卖剩的记上
账。谁卖少了谁垫上。”伯父说完就揉
面去了。

“大叔，捏个丸子。尝尝，尝尝。”
“好，衡半斤，再来半斤酒，今晚我请客，
包子尽饱吃”。伯父把钱递了过去。“算
了算了”“该找找，算了你咋盘账。”

没过半年，饭店红火了，远近闻
名。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春风吹
遍了全国各地。伯父从支部退了下
来，住进了自己在责任田里盖的看园
小屋。

知识青年小金说能给大队买一
辆拖拉机，可大队把所有的收入都收
集起来，还差一千八百多块钱。“只有
贷款了。”书记说。“我家还有点。”伯
父说，“我回家看看。”“你那点小钱作
什么用？”“是公家的。识字班交的帽
子钱。”伯父的话刚一出口，所有的人
都笑了。

原来，自从青年妇女识字班学会
了编织草帽，可以不参加集体劳动，
在家编草帽卖，交钱买工分。先是五
分钱一工，后来又涨到了八分、一毛。
这些零零碎碎的小钱非常费事，所以
谁都不想管，就一直由伯父管着，谁
交了，交了多少，全由伯父向计工员
汇报。就是这样，一直也没有人问钱，
也没有人找工。

伯父抱个大葫芦回到了大队部。
“砰”的一声，葫芦头碎在了桌子上：
“点点吧，都在里面，看看能有多少。”
五个支部委员一直数到掌灯，所有的
人都大吃一惊——— 一千三百三十二
块七毛五！

□陈敬刚

出生于1918年的丁荣贵和出生于1921年的丁荣娇、出生于1923
年的丁荣华（字笑秋），是一母同胞的三姐弟，青岛胶南藏马县（今黄
岛区泊里镇）邱家庄人。姐弟三人出生在一个号称“乐经堂”的地主
家庭，其家境非常殷实：家族门下共拥有17个佃户村。虽然出身大地
主家庭，三姐弟却全部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

丁荣贵

丁荣娇

丁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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